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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教动机看明末至清中前期
中国平民信徒的信仰心理

张振国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中国人在对待民间神祗上的实用主义态度，曾使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对福音的传布充满信心。而

且，如果单从神父施洗的数量看，即使在禁教时期，传教士的布道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然而，通过对中国平民信

徒‘即教民归化的真实动机的考察，我们发现。对于相当一部分教民而言，他们无法在信仰心理的层面完全摒弃功

利主义的影响，即从实际层面来讲，洗礼仪式的完成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收获了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因为这种归化

背后的真实推动力也许并不是天主对天堂永福的承诺，而是他们对现世福祉的祈愿。

[关键词]天堂永福；Jg世福祉；入教动机；平民信徒；信仰心理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0)09—0068—05

费孝通先生在评价我国乡村民间信仰时曾指出，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信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

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的确如此，对于下层百姓而

言，民间信仰不仅是一种文化积淀，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其普遍的功利性价值取向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早期

入华的传教士，在对民间神灵崇拜现象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民间信仰的这种实用性有了初步认知。普遍认

为中国民众对已有的宗教和神灵并无多大的热情可言，放弃旧的宗教与接受新的信仰毫不费周折，并据此对

“中华归主”的前景充满信心。如明末入华开教的先驱之～罗明坚就曾指出中国人对已有宗教的淡漠和不

恭，认为“没有中国人不肯崇奉天主教”(!)。熟知中国礼仪风俗的利玛窦观点也与罗明坚相同，认为中国人对

于神灵的敬畏心实在太薄弱，并由此而得出定论：“但是可以十分肯定，这个民族并没有多少人对偶像崇拜这

种做作的、可恶的虚构有什么信仰。他们在这上面之所以相信，唯一的根据便是他们在外表上崇奉偶像，即

使无益，至少也不会有害”罾。

当然，如果单从神父施洗的数量看，即使在禁教时期，传教士的布道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据西方教

会史料记载，中国天主教徒人数1700年大约为20万，1793年为15万左右，1810年为21．5万人，1815年达

到21．7万人左右④。然而，有一个问题我们尚需进一步考证，即从实际层面来讲，洗礼仪式的完成是否意味

着收获了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要想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我们必须从考察教民的入教原因着手，通过分析

其归化的真实动机以透视教民的信仰心理，之后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一、物质诱惑与福音吸引：穷人选择天主的动机

继耶稣会士之后来华的各传教修会，大都选择乡村穷人作为布道的重点对象，应该说这种选择还是比较

理性的。相对于富人而言，穷人在生活中遭遇的挫折更多，而且他们摆脱困境的途径更加有限，他们更需要

精神上的寄托给自己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因此，对于贫穷者或者资以金钱，或者许以天堂永福，很容易

使他们受到感化而信仰天主。

傅圣泽神父在书信中提到，他在鹿岗布道时曾给予一位患病的妇女一点点施舍，就引起人们对天主教的

尊敬，“我将一枚三十苏的硬币放在其中品行最好的一位基督徒手中，给这个可怜的妇女提供一点帮助，或在

她死后将她葬了，以此使他们了解我对她灵魂的关心更甚于关心她的身体。我叮嘱那位基督徒一步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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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她，经常给她讲上帝之事。我走后两天，得到消息，说那位妇女带着十分虔诚的感情离开了人世。只要

顺便给一点小小的施舍，就可以争取一些人成为基督教徒，或在一个村庄留下宗教的种子。”@古伯察神父的

观点与傅圣泽神父大致相同：“尤为重要的是，许多陷于赤贫的中国农民作好了受教于基督教的准备——只

要给他们一块土地、几样农具并保证其安全即可。”⑨事实确实如此。1626--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

国大地，长江三角洲地区是重灾区，“流亡载道，人相食”，而此时也正是传教士的收获季节。如1634年，经历

过两次教案的南京教区，“经毕方济神父之手，竟重新复兴，当年受洗者就有六百多人；毕方济曾赴常熟为三

百人授洗”㈣。“1634年，绛州大饥，高一志神父犯冒险阻，到处救济难民，为病危者授洗，是年绛州及蒲州府

受洗者有一千五百三十人。”④类似的记载在当时传教士的书信中屡见不鲜。

对于传教士的这种扶困济贫，当时的仇教者认为传教士靠金钱贿买小民人教而予以强烈指责：“然阊左

小民，每每受其簧鼓，乐从其教者，闻其广有赀财，量人而与，且日天主教如此济人，是以贪愚之徒，有所利而

信之”@。显然，仇教者的指责是有失公允的，慈善事业一直是教会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的本义是让被救济之

人因感受到基督教的美德信教，而不是要他们仅仅出于感激而皈依天主。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行为无疑拉

近了传教士与百姓间的距离，间接促使接受救济的人对天主教抱有好感而最终入教。因此，对于这些归化者

来说，究竟是因为天主教的美德或福音的吸引还是出于对天主救助的感恩甚至是对生存的渴望而信教，则成

为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在中国普通百姓的人生哲学中，生存是第一位的。每逢灾荒之年，佛教寺院也多向

当地民众布施饭食，饥饿的百姓无一例外都会走进寺院讨一碗饭吃，而有些赤贫的家庭甚至会将自己的孩子

送到寺庙做和尚，也仅仅是为了给孩子一条生路。对于贫穷的百姓而言，他们为了一碗米饭把自己奉献给某

一神祗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他们为了一块面包而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当然也不会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

左右他们做出不同选择的首要依据就是生存。如在《徐太夫人事略》中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和尚，皈依佛门混

口饭吃，被刘迪我神父劝化后，便将他住的庙宇改为天主堂⑨。因此，从这一层面讲，受贫穷所困的下层百姓

确实应该比富人更接近天堂，然而问题在于，一旦传教士把缓解其贫穷作为一种推进归化的手段，那么现实

的物质诱惑及生存的欲望难免会玷污其信仰天主的纯洁动机，我们也就很难区分究竟是物质的诱惑还是福

音的吸引促使他们踏上通向天堂的阶梯。

二、肉体医治与灵魂救赎：病者接受天主的动机

在有关教民信仰的记载中，因疾病而信仰天主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湖北应城县教民张义盛，祖上信教，

后因嘉庆时期教禁甚严而弃教，“嘉庆二十年二月内，张义盛患病日久未痊，复思讽诵天主经咒，⋯⋯数日后

病适就痊，自此复行信奉，⋯⋯张义盛之侄张大才、张大伦、张天赐闻知张义盛拜诵经卷可以除病，误信天主

教有灵，亦复各自持诵”凹。贵州教民顾占鳌“因病家居(居家)取经阅看，见所载俱系劝人为善，时时诵习可

以获福免灾，顾占鳌即私自在家诵习数月，病即痊愈，遂敬信不疑”o。陕西教民姜保禄在被官府查获后的供

词也大致相同：“小的因母亲患病，求神问b，有贵溪县人纪焕章说天主教最是灵应，能保佑病人，小的就听信

奉教持斋”@。再如天主教民刘振宇供述：“他(刘盛传)母亲唐氏知道小的有痨病吃观音斋不中用，他也是痨

病吃天主斋觉得好些，他儿子盛传在外边带有斋单，回来与了小的一张，小的心想病好把单子孥回贴在堂屋

壁上，照日吃斋，⋯⋯”@天主教徒马士俊也供称：“小的患了热病，适有搭船的陕西人娄姓习天主教，教名保

禄，将病治好，劝小的习教念经可以消灾祛病，小的拜他为师。”@类似的案例很多，在此不再一一枚举。

人食五谷杂粮，疾病是在所难免的，尤其是对于下层的劳动人民而言，身体的痛苦和精神的煎熬是双重

的。在医疗技术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中，疾病的发生对于下层百姓而青往往就意味着灾难的降临，当人们在

现实的生活条件下无法寻求摆脱这种困境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神祗信手拈来，

或拜观音，或求药王，只要能够解除病痛，什么神灵都拜。因此，案例中的这些教民在寻求解除病痛途径之

时，选择了天主而不是其他的民间神祗，这或许完全是一种偶然，并不是天主教完美的教理吸引了他们，只不

过是天主对驱除疾病偶有的灵验激发了人们信仰的热情，其入教动机的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传教士对于教民这种信仰心理状况并非一无所知。时任中国传教会总会长的张诚神父曾经指出：

“人们从欧洲寄来的药品，我们用来为这些可怜的偶像崇拜者缓解病痛，但它们对医治其灵魂所起的作用更

大。”∞只是当时的他们更满足于收获，而不愿挑剔果实是否成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意利用中国民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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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如来华的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中，许多人都懂得医学，因此他们就利用自己的优势把治病救人

作为传播福音的有力工具，这从当时传教士的记述中可以得到佐证：

两个人来到我们的会院要求为一位盲人洗礼，由于真诚是无法掩饰的，他们清晰讲出了他们来的目

的。看到来者并非像他们所请求那样要做圣事，我们便让那位盲人返回家中，向其宣讲教义15天，并嘱

咐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休息。在这期间，艾脑爵医生为他放血、服用泻药、排放腹中胀气，然后缚以薄

纱。就这样还不到15天，天主就使他恢复了视觉，⋯⋯后来他接受了洗礼，他所在的村庄为此而沸腾起

来，那热情像火一般，使村上入教的信徒达到近百人，我们还渴望更大的收获。我们祝福天主教的事业，

因为天主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找寻他的信徒。圆

由此可见，是天主教医生的先进医术和药品使盲人复明，但他却把病人的康复解释为天主创造的奇迹，是病

人坚信基督的结果，只要他们相信天主，一切病魔都会被赶走。显然，方济各会传教士在这里把医学科学神

化了，为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神学外衣，行医治病已成为其传播福音和发展信徒的一种有力的辅助工具。

当然，以宗教学的角度而言，方济各会传教士的行为并无任何不当之处，因为救死扶伤一直就是基督教

会慈善事业的组成部分，从耶稣在世时起，天国福音的传播就一直伴随着基督教医疗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在

基督教信仰层面之内，人类疾病的起因大致有三：其一，人的疾病因原罪而起，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惩罚，《圣

经》中称作“罪的工价”；其二，人的疾病因邪灵附身，是邪灵通过给人们带来病痛而抗拒上帝；其三，人的疾病

因经受试炼而发生，是对信徒信心和品格的考验叼。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医生显然是上帝的最佳同工，因为

联想到人类病痛起因的宗教诠释，医生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救人于罪的深渊，因此，无论在教理上，还是在

实际行动上，基督徒的肉体治疗与传教使命是分不开的，基督教的医疗事工也一直是宣教工作的一部分。不

过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民众的文化架构中，基本上不存在原罪的概念，而这一点却是至为重要的——原罪

意识的缺失，使得缓解病痛与拯救灵魂之间，在中国民众的意识空间中缺乏天然的联系纽带，以致传教士医

生对病者灵魂医治的功效大打折扣。因此，上述案例中的教民对天主信仰的心理基础与其他中国民众对民

间神灵信仰的心理毫无二致，在他们的心目中，天主与其他民间神祗并无实质上的差别，一旦天主失去其灵

验，他们会像抛弃其他民间神祗那样抛弃天主，而不会有丝毫的犹豫。此类事件也常见于当时传教士的记述

中：“有一人遭恶魔缠身，结果身患多种怪病。在尝试了所有的治疗和各种迷信方法后，也不见好转，于是他

求助于上帝。他接受了教诲，我为他及其全家行了洗礼。他非常热忱地坚持了一段时间，但由于上帝认为显

现治愈他肉体疾病的奇迹还不到时候，他就大发雷霆，直到亵渎神明，将圣像除去并撕碎，成为叛教者。”凹

三、地狱与天堂：对死后世界的取舍

对于传教士来说，完成对中国人的“灵魂救赎”是其根本性的目标，因此，他们非常热衷于给濒临死亡的

人施洗。中国大陆第一个公开信仰天主教的人，就是罗明坚神父发现的一位被弃街头、奄奄一息的老人，当

神父告诉他“治疗肉体疾病已无希望，但仍有办法照顾他的灵魂，引他得到解脱和极乐。他的反应是既高兴

而又鼓舞，他回答说，他乐于接受把同情和怜悯赐给信奉者的任何教义。⋯⋯当他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他成

为这个大帝国中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人。确实，好像是为了保持他的纯洁无辜，仁慈的上帝在他归信后仅仅几

天就让他到天堂去见上帝了。”凹传教士为I临终者施洗的案例在当时的记载中比较普遍，尤其是对于那些濒临

死亡的弃婴，传教士更为关注。据宋君荣神父在书信中记载，传教士配备专门的传道员为弃婴施洗，他们背

着官府与收容所私下通融，～旦有孩子接近死亡的边缘，有关人员会通知传道员立即赶去为孩子施洗固。在

北京、广州等地，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弃婴在死亡之际接受洗礼。

这些接受洗礼的弃婴，由于年龄较小，尚没有独立的思维意识，在宗教面前只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没

有辨别、选择的能力，所以无法判断其信奉天主的动机。然而对于其中那些接受洗礼的成年人，我们则有必

要对其入教动机予以关注。我们通过有关资料发现，相当一部分人是在临终前接受洗礼而信仰天主的，而

且，这时受洗者的家属及亲朋也很少对此提出异议。也许有的人会认为，这些面对死亡的人对天主的信仰是

纯洁的，没有任何世俗的功利杂念。其实不然，尽管深受儒家人世观的影响，中国的百姓往往只关注现世的

利益，很少顾及来世的永福，但这只是对于～般人而言，而对于临终受洗者而言，情况会有所不同。对于他们

来说，现世的生命过程即将终结，死亡是另一种存在的开始，面对即将开始的这种存在的过程，他们的心里也
70

万方数据



从入教动机看明末至清中前期中国平民信徒的信仰，D理

许会产生一种无所凭依的恐慌——中国的民间信仰缺少对来世的合理安置，无论是道教的地狱还是佛教的

轮回，所描述的死后世界都是恐怖的，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相形之下，天主教所许诺的

天堂的永福无疑会对他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尽管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也许尚未形成完整的“原罪”概念。而

对于临终者的家属及亲朋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够容忍其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他们关注的则是天主教许诺的天

堂能给将死者带来莫大的安慰，最大限度地缓解其对死亡的恐惧。当然，天堂的永福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美

好的许诺而已，没有人能亲身体验，他们为何能相信其存在呢?在中国民众的宗教意识中，在对待世间众多

神祗方面有一种“宁可信其有”的心理，他们认为即使某一神祗并不灵验但拜神烧香也至少对自己没有坏处。

于是，在这种心理意识的诱导下，他们宁可相信天堂的永福真的存在。由此可见，面对死亡而选择信仰天主，

无论是对于受洗者本人还是其亲属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现实关照，而且，其信仰的心理基础仍未

摆脱——至少是未能完全摆脱——中国民众传统的宗教意识。

四、由“神迹”到神功崇拜：灵验是一切信仰的基础

对于中国百姓而言，灵验是一切信仰的基础，天主教也不可能例外。中国民众在挫折与困难面前选择了

天主，至为重要的原凶就是他们相信天主的“神迹”，确认天主比原有的其他神祗具有更高的权威和法力。傅

圣泽神父的书信中曾记述过这样的一个事例：

在抚州城的北门，没有基督教徒。那里有三个家庭居住在一起，这三个家庭得了一种便血的疾病。

第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不到十天就去世了，尽管他们也请了和尚来行祷告和献祭牺牲品等仪式。这个

小孩死后，第二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也到了弥留之际，惊惶失措的家长跑到教堂，要求人们为这孩子施洗

礼。神父派了一位传道员对他进行教导，几天以后，神父就亲自去为他施洗。洗礼使他的病情有所减

轻，沙守信神父在为他向上帝祭供了牺牲品后，当天出血就停止了，这孩子的病就被治愈了。这一事件

极大地震撼了这个家庭，全家九口人接受了教育和洗礼。便血的病此后传到第三个家庭，有理由相信，

他们会遵循他邻居的好榜样的。删

显然，这个家庭之所以接受归化，完全是因为他们被天主的“神迹”所折服：他们没有任何天主教的背景和渊

源。从未接受过任何天主教教理教育，只是他们亲眼目睹了和尚的无能与天主的灵应，出于对天主“灵验”的

信任。这一点在方德望神父的遭遇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一次蝗虫的侵害，吞噬了田地上的所有物产，农民们便来请求方德望神父，求他为他们解脱这场灾

害。该神父便利用这一机会，向他们讲述上帝，以及通过宗教信仰而实现的拯救。由于他们表现得信仰

坚定，所以方德望神父身穿宽袖白色法衣，身披襟带，以隆重的宗教仪式去向田中洒圣水。害虫于翌日

便消失了。但当农民们重新感到安全时，很快就忘记了他们要接受上帝归化的承诺。大群的蝗虫又来

袭击他们。他们于是便跑来跪在神父脚下，请求原谅他们的反复无常并表现出了信德行为。“为了增强

他们的信念，神父让人作了长时间的请求。但最后，也如同前次一样受神灵启示，他作了祈祷并在田间

洒圣水，这些田地从第二天起便没有害虫了。这样一来，整个村庄都坚信了真谛，遵循上帝的思想，他们

最终接受了教化并建造了一座教堂。”雷不仅如此，当地的异教徒也很崇拜方德望神父，他们声称，这个圣

人在秦岭的陡峭山口曾与虎群对峙，他向虎群下达了不许再攻击行人的命令，老虎从其命。因此，费赖

之(L．Pfister)指出。异教徒们为该传教士塑像，称之为“方土地”，让他穿上司铎祭服和头扎祭巾，祭巾是

司铎们在中国作弥撒时使用的帽子固。

类似的文本在传教士的书信中非常普遍，中国信徒往往对圣水、圣像、十字架等圣物非常崇拜，相信它们

拥有超凡的魔力，能够创造奇迹。这种神灵显灵的现象在中国的宗教传统中早就存在，而且是维持信仰的一

种重要途径，因为对于注重现世生活的中国民众而育，仅凭完美的道德说教尚不足以维持人们对某一神祗信

仰的稳定性，必须借助神灵偶有的“灵迹”去不断激活人们心中信仰的热情，才能使这种信仰得以延续。因

此，从这个角度理解，传教士显然是把这种在中国的宗教传统中早已存在的神灵显灵现象，嫁接到天主教教

理的苗木之上，成为传教士收获果实的重要途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一位病人在各种民间的驱魔等法

术无法免除自身的痛苦时，他会转而求助于传教士，一旦他的病恰好痊愈，他也许会从此而拜倒在十字架下；

当然，如果别的方法使他恢复了健康，他也会立即放弃接受天主的念头，对天主教嗤之以鼻。甚至，有些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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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天主教是一种巫术，能够降妖伏魔，如天主教民何国连在供述中称“⋯⋯小的因要他教法术，他说小的疯

了，小的就不愿学，用手斩了指头一下，决意不从，⋯⋯”锄。对于这些民众来说，他们之所以信仰天主教，是因

为传教士们“来自远方，其神圣性和魔法就享有更高的声望，并被认为会更有效果”，是因为他们的天主比我

们的民间神祗具有更大的权威。

诚如前文所言，贫穷、疾病、奇迹始终与归化相伴，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之“无病不信神，临时抱佛

脚”的现象，二者之间确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对于大部分下层百姓而言，较为保守的小农生产方式下，形成了

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使他们能够对单调、艰苦的生活保持特有的耐心，因此，他们对死后灵魂的关注远不如

对现实生活中的琐事所花费的精力大。他们之所以会拜倒在神佛脚下，主要是为了获取现世的利益，而不是

为了灵魂的救赎，他们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一种交易伙伴，二者之间达成契约的基础是彼此的“诚

信”——信众以自己的虔诚礼拜换取神灵的护佑。因此，一旦某一神灵失去其“灵验”效能，就等于失去“诚

信”，也就不再具备交换价值，人们自然会转移目标，寻找其他的“交易对象”。中国民众的这种信仰心理在前

面提到的方德望神父的故事文本中得到集中体现：陕西当地的百姓求助方德望神父，目的非常直接，就是希

望能获得帮助免除蝗虫之害，在第一次获得救助之后之所以没有接受归化，原因在于毕竟双方是初次“交

往”，百姓对天主教的“诚信”信心不足，而在再次获得“利益”之后，百姓则对其“灵验”再无怀疑，选择了接受

归化，即使那些“异教徒”也将方德望封为自己的保护神，这在情理上并没有丝毫相悖之处，因为对于中国民

众来说，灵验是一切信仰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天主的这种“灵验”是对民众支付“信仰”而得到“回报”的

有力保障。不难看出，在所谓的“信仰”现象下掩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意识心理，对于相当一部分百姓

而言，他们之所以信奉天主教，并不是为了期望得到天主赐予的天堂永福，而是祈求现世的福利。因此，仅凭归

化的数量来评价福音工作的成败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同一种归化的表象之下也许掩藏着不同的信仰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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